
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  -- 女界鬼域記
第一回  立昌中校燕姊爭名　慕時下風鶯娘放足

　　歲在宣統紀元之第一年，暮春時節，天氣豔陽。餘自津門南下，道出香海，客舍寥寂，而十里洋場，又囂塵而厭，因信步走西

城浜沿岸，希冀於郊外清曠之所，略吸些新鮮空氣。倏忽至一處，但見疏竹橫斜，雙扉半啟，欣然入，則芳草鋪青，柳條裊碧，晚

霞散綺，夕照留紅，相掩相映，幻作蒼翠金黃色。　　小小園林，春光秀媚，真不數蘭亭別墅也。四顧樓台沼榭，對峙東西，蘚石

嶙嶙，桃花片片，小鳥飛鳴上下，鏘然有聲。周圍九曲橋通，二尺許鐵欄杆，密布岸側，似小森林狀。中有洋式三層樓一座，俯臨

池水，高聳雲霄，光燦爛紅綠漆油，兼施白染，左右精舍，各三數楹。雕樑畫棟，幽靜宜人，不啻武陵源神仙居處，曲折迤邐，流

覽一周，豁目爽心，洞天別有，較新辟之留園、小華園，風景更增十倍。而徘徊瞻眺，四無人影，隱約間微聞簫聲、笛聲、絲竹聲

傳自樓頭，悠揚入耳，心異之，行近沿廊，從洋樓下穿向北面，而六樂齊秦，清脆其音。一曲崑腔，似是待月張君瑞，低唱那春意

透酥胸五字，意者知音逸士，顧曲周郎，一二風雅者流，藉此破岑寂而消永畫，復繞樓行，轉北而南，猛聽得鶯聲嚦嚦，雀興濃

濃，禱四戲，祝三元，呼龍喝鳳，指東話西，忽拼忽拍，忽吃吃笑，語聲低細，不甚了了。欲窺之，而窗內碧玻璃，各罩一素色帷

幕，因潛身戶外，竊自門隙中，悄睨內容，則見花圍翠繞，簇簇團團，紅粉佳人，青年志士，合一爐而冶之。滿腹疑雲，霎時湧

現，私念香海所謂某總會，意在斯歟，否則亦某總會之流亞歟？正疑念間，室內時計錚錚鳴四下，餘返身出，略舉首斜瞬牆隈，驀

觀白雪雪粉牌，兩旁高掛，開宗明義第一行，大書著昌中女子美術專修學校，休憩室簡章，下列規則十數條，卻寫得嚴肅整齊，說

得堂皇冠冕。此情此景，接觸眼簾，悲慨尤懼，百感交集，腦節中又震動勃勃，如猝攖電氣一般，癡視呆立，此身幾不復我有。

　　良久始歡息出後園門，歸餘客舍。

　　嗟乎，昌中女校之怪現象，曩曾得諸香海某君之口述，竊意其為齊東語，為子虛談，悠悠者不足信，我可敬可愛之女生，決不

失其可寶可貴之人格，乃以今日所聞所見者登諸夙，昔餘友之評論，蓋大非無因矣。敢詮次其語，以當餘作現形記之材料，並題一

絕，聊志感慨，詩云：

　　豔說維新蘋玉姬，心傷目炫狀離奇。

　　八圈麻雀聲聲笛，女學萌芽斷送時。

　　看官們，你們要知這現形記，並不是戲弄女界，把神聖不可侵犯的女學生，平白空空，謾罵他起來，都只為尊敬他，愛護他，

獨一無二的抬舉他，所以他有些兒好處，就要替他表章表章，有些兒壞處，也要替他評議評議，斷不忍一筆抹殺的。

　　總而言之，不外乎激勵他們的意思。餘惟顧現形記出現，而全國女同胞腐敗者及早改良文明者益圖銳進，淬精勵神，共勉為完

全無缺，高尚優美之好學生，即此便是餘一部現形記的宗旨。

　　宗旨既明，這鬼域記上事實，須逐一鋪敘出來。看官請聽。

　　話說那上海地方，風氣開通，較內地為早，學堂發達通國稱最。男學堂是大的中的小的，星羅棋佈，勿必說得，就講到女學也

日興月盛，綽有可觀，像那務本啊、愛國啊。科學也美備，教法也認真，歷屆畢業，女人才倒培植得不少。倘然全體女學都能夠這

個樣子，豈不是我中國的造化呢！無如好的好、壞的壞，天底下的事情，萬難一律完美，便是我方才說的昌中女學校，看他表面卻

也新氣一團，沒甚指摘，內中也很有幾個品端學粹的好女子，替學堂生色生色，單差辦理的人，專為個人名譽起見，只圖學堂成

立，便算了事，那管理教授上種種方法，都不大注意，因此積久成頑疾，就弄出多少怪現象來了。

　　原來這昌中女校，是戊申下學期創辦的，校中主持人，卻是一位似玉如花，已故道台的側室，名喚金燕姊。燕姊自小被無賴金

某賣入勾欄，蒼芳群中，豔幟樹第一，其時津海關道回某，方去任錢南，僑居滬上，一見大賞識，乃出巨金為燕娘脫籍，蔡家中故

有大婦，然無子，納燕後，始連舉兩雄。未幾，錢夫婦相繼死，一切家政經紀，悉歸燕姊掌握。蔡素以宦囊已豐裕著，產業地皮，

多至盈千累萬。女界交際場中莫不擅附蟻趨，爭仰望燕夫人顏色，惟有某宮保、某大臣、某某諸觀察之夫人女公子終因他出身污

賤，鄙不與齒，燕姊憤憤道 ：「彼何等大 人物，敢小覷我，拼喪番餅兩萬枚，為我二子各捐一道員，便紅頂花瓴的太夫人了。再
不然抵莊攆金錢，入京大運動，安見我家襁褓小兒，不可以立致督撫呢。」燕姊且憤且語，居常鬱鬱，回轉來一想，瞧瞧現今世

界，做官也沒甚希奇，不論上下流社會，說起了官，總罵得他狗血噴頭，比強盜都勝三分咧，倒勿如尋個機會，做些大眾有益的新

事業，或者能振起名譽來呢。想定了主見，卻並沒有什麼事兒可做。可巧那一天他帶領二子，到虹口博物院去逛逛，路過黃浦江邊

陡見素車白馬，冠蓋如雲，一連串從對面來，最後一乘轎式輕車，車中端拱一軸鉛筆畫像，皤然一老，活脫如生。車旁數起軍樂

隊，盡是學生模樣，銅鼓咚咚，喇叭嗚嗚，追輓歌，哀悼歌，聲慘慘似抱痛無涯的。燕姊諦聽之，方知是工界偉人楊斯盛之出殯，

一時胸中頓打動了興學的觀念，喜極。歸與婢商，婢迎合意旨，竭力贊成，議既決，慌忙部署開辦。就將西門外舊有別墅，改作校

舍，稍加以擴充，便像了個新學堂樣兒。其他聘請教習，購買圖書，更加不費吹灰之力，概可立刻辦到的。通通預備好了，隨即印

刷招生啟事，遍貼城廂內外。不上一個月，竟熱熱鬧鬧的開校了。香海道以下，都親臨觀禮，遠近學生考驗入校，統計只二十四

名，各科教員到差不多有十來位。燕姊觀此現狀，很不滿意，只好將就開了學再招罷。豈知橫也招，豎也招，勉強湊足三十之數，

真真報浪底說頭學生荒年咧。燕卿想辦學堂的，最要緊便是學生，學生既少，面子上已覺不好看，怎能辦得起色呢？聽聽他們務本

女塾裡，學生動輒逾額，相形見絀，心裡越發不快活，思來想去，並無羅致學生的妙法，沒奈何就裁免了學膳宿費，縮短些卒業年

限，重訂招生新章，廣登各報，效學那輩做買賣的，減價招徠，諒來可以招得足額了。果然這信息傳到蘇州府底下，一個小小市鎮

上，便觸動了一尊半舊不新的頑固老，那老人姓於，別號夫之。這夫之兩字，從王船山先生傳裡偷襲得來的。於夫之年近花甲，癖

嗜科舉，連應了十七八回童子試，一領破碎青衿，還沒掙得到手，到後來壓末那科，唐學台憐他老邁，取了個末世的額外秀才，他

就喜出望外，發報單，懸匾額，開筵宴客，做了一對乙已科佾舞生的銜牌執事，高插大門。看官們，你道可笑不可笑呢。這是閒

話，不必細表。

　　且說那於夫之家計小康，單生一女，小字喚做鶯娘，年十九，貌頗少好，亭亭玉立，幼稚時也曾上過五六年的學，半本《列女

傳》還讀剩三四頁咧。齒既長，針滿女工，了不措意， 最歡喜向蘇州、上海，結女伴作無事逍遙游。於老鍾愛過甚，不忍稍加羈
勒，而聽其自由。心又不安，因私下和老妻商議，妻笑道 ：「只是很容易的，何不送他到女學堂裡去，一來可檢 束他的情性，二
來可增長些學問，豈非一舉兩善呢？」夫之縐著眉頭道：「好是好的，單怕他沾染了學堂習氣，好端端女兒，造就成功個女革命

黨，這不是頑耍的。」妻點頭道：「是。」他們老夫婦正在密議，不提防隔窗有耳，卻被掌珠似的愛女鶯娘聽得明明白白，一字不

遺，就跑進房來，和他老子鬧個不了，說道：「我決要讀書去的。」雙老拗他不過，也便依允。恰好那日於老在街坊上買了一張新

聞報回來，無意之間，瞧見了論前 告白上載著昌中女學校招生，仔細一看，學費也不收，卒業也迅速，便禁不住的哈哈大笑道 ：
「真我兒之幸也，原有這種便 宜貨呢。」慌即說與鶯娘知道，鶯娘快樂非凡，似乎道有志向學個面孔。於老趕趕緊緊先寫了一紙報
名條寄滬，再將入學的事，一莊莊的端整起來，然複選個吉日，搭汽車親送鶯娘到校。

　　父女臨別，於老又叮囑了三仲大事：第一件是別學那秋瑾女子，開口革命，閉口革命，可知闖出事來，連我白髮老翁的鬍子，

都被你割了呢。第二件是一雙剔透玲瓏的小腳，你當初不知哭了多少眼淚，才纏得這樣的纖小可玩，切記這國粹，千萬要保存牢

的。第三件務須注重中文，先把已讀未完的《列女傳》接續念下去，至於美術唱歌，大概是遊戲東西，就研究精了，也值不得一文

錢咧，你也不犯著白白的糟塌腦力了。鶯娘聞言，連道了幾聲遵命，於老也再不多囑，當日便趕回唯亭去了。

　　鶯娘既入校，揖見在校職員和諸女同學問問他們校中的規矩，及學科的門類，方知做學生的，又省力，又自由，一天到晚，上



不了三小時的課，可也算得特別幸福呢。問了一會兒，忽瞧著那壁廂走過一位神采秀逸的豔人來，向鶯娘上下週身瞧了幾瞧，便撲

嗤一聲的笑道：「這位姊姊，莫非就是新入校的鶯娘麼？」鶯娘慌鞠著躬答道：「正是。」那女子坐了下來，鶯娘也轉詢他的姓

名，那女於含羞帶澀道 ：「賤名狂妄得緊，說 出來你別取笑。」鶯娘道：「豈有此理。」那女子方將自己姓名說了，原來他姓
謝，閨名就叫沉魚，鶯娘聽了便極口的贊道：

　　「好名兒，好名兒。」那狂妄不狂妄的道理，他卻意會不出， 只索付之不求甚解的了。沉魚又徐徐道 ：「鶯娘姊，咱們入了
新學堂，最當著意的只有個新字，怎麼你一切舊裝飾，還不掃除淨盡呢？我勸你把足兒放大了，揣摩些新風氣罷。」鶯娘道：

　　「原是呢，這表面上的新，我也很願意做的。」說著，忽又愁 悶起來，要知他愁悶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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